
開放文學  -- 英雄傳奇  -- 蕩寇志
第七十九回  蔡太師班師媚賊　楊義士旅店除奸

　　卻說宋江大怒，要斬梁世杰夫婦。吳用忙勸住道：「哥哥容稟：王定六、郁保四已死，韓滔兄弟尚在他處，今殺了他女婿、女

兒，蔡京絕望，必將韓滔傷害。不如留他兩條命，誘他放回韓滔，再作商議。且差人去責問蔡京為何背盟，他若不明道理，再斬二

人不遲。」宋江便將梁世杰夫婦叫到面前喝罵，嚇得夫妻二人伏在地上抖做一堆。吳用道：「你二人快寫信去，問蔡京為何背

盟！」梁世杰道：「……奴……奴才就寫。」夫妻二人就在階前，鋪紙磨墨，肐搭搭的寫完，呈上與宋江看了。宋江又指二人罵
道：「看你丈人老兒此番對答何如，倘不在理，便立宰你兩顆驢頭，祭我的大將！」喝叫：「牽去，著楊索二位頭領處管押。」又

發一角移文，並梁世杰夫妻的手書，差人齎去蔡京。還未送到，早接到蔡京的差官送來韓滔，並王郁兩顆首級。宋江喚入，差官伏

地請罪，呈上書信。宋江怒忿忿地拆信看了，雙眉豎起，大罵道：「蔡京奸賊，安敢欺我！我倒有心放還他女婿、女兒，他反奪我

城池，傷我大將，怎說得過？」差官磕頭不止道：「請大王息怒，容稟：太師實不敢背盟，實因路隔遙遠，軍令招呼不及，以致誤

傷頭領。今太師自知理屈愆重，特差小官膝行請罪，倘蒙赦回了貴人、縣君，太師情願送還嘉祥縣、南旺營，已囑咐了該處官吏，

大兵到時，一鼓可下。」言未畢，宋江愈怒，道：「放你娘的狗屁！我等一百八位好漢，替天行道，義同生死，不爭被你們一起傷

損我兩個，此仇豈有不報。誰稀罕你還嘉祥縣、南旺營！」便傳今：「立斬梁世杰夫妻，將兩個驢頭付他帶回，著蔡京來，刻日交

兵。」差官未及開言，只見吳用、公孫勝一齊諫道：「請哥哥息怒。此事委實不干蔡京之罪，但他只如此陪禮，卻不能輕恕。梁世

杰夫妻且暫免其死，監禁在這裡，問蔡京如何理會。」宋江道：「既如此，且看二位軍師面上，蔡京須要依我三件事，便送女兒、

女婿還他。半件有違，教他休想！」差官道：「莫說三件，三�件都依了。」宋江道：「一件，還我嘉祥、南旺，自不必說；一
件，仍要�萬金珠，作王定六、郁保四祭奠之禮；一件，三個月內，就要雲天彪、楊騰蛟二人的首級照面。這三件趁早去說，等你
回話。」差官諾諾連聲，奔回去見蔡京。　　沒多日，差官轉來說：「三件事，太師都依了。只是雲天彪是種師道得意之人，種師

道在官家前最有臉面。雲天彪得他庇護，根基深厚，搖撼不得，只可覷機會下手，亦不過弄他落職。若取他首級，太師怕不肯，實

恐力不能及。至於楊騰蛟首級，必當獻上。」宋江道：「既這般說，也罷。只是你太師反覆不常，今把梁太守夫妻權居在我處，我

佛眼看他。教你太師放心，等他三件事完畢，再還他不遲。」那差官那敢再說，只得領了言語，回覆蔡京去了。

　　卻說蔡京因梁山泊變卦，深恨雲天彪入骨。及差官回營，聽了宋江這番言語，又見女兒、女婿仍討不到手，一發懊恨，與心腹

謀士商議道：「雲天彪那廝，仗著老種的勢，枉是動搖他不得。楊騰蛟卻好收拾，我想不如取他這裡來殺了他，將首級把與宋江，

換我女兒，件件依他到底，看他還有何說！」那謀士道：「弄他這裡來，若尋事殺他，恐多延時日，且又費事；若暗地害他，又恐

耳目眾多。太師不如差心腹勇士去取他，伴他同來，只就路上如此行事，豈不機密？」蔡京大喜道：「此計甚妙。」便喚那心腹勇

士劉世讓，吩咐道：「與你令箭一枝，札諭一封，到嘉祥縣，問雲天彪討取義民楊騰蛟來大營聽用。到半路上，須如此結果他性

命。首級不必將來，便同此書信，送至梁山上宋江處，回京來繳令，自有重賞。切切不可泄漏，首級休教腐爛，不得有?。也不必
帶伴當，恐走風聲。」劉世讓道：「聞知楊騰蛟那廝武藝也了得，小人獨自一個，恐降他不落。且不能禁他不帶伴當來。小人意

見。有一個兄弟叫做劉二，也有些武藝，做事靈便。不如教他扮做伴當，同了小人去，也好做個幫手。」蔡京道：「可行則行，須

要小心。」便將劉二叫來看了，即便准行。劉世讓弟兄兩個當時收拾起，領了令箭公文，投奔嘉祥縣來。

　　蔡京班師回朝，不日到了東京，面聖謝恩，同童貫朋比為奸。官家竟被他們瞞過，只道真有瘟疫。不日，河北制置使奏到梁世

杰中途失陷的本章，天子怒道：「這廝敢如此無狀，且待將士休息，朕當親統六師，剿滅此賊。」原來天子不知蔡京、梁世杰是翁

婿。況且河北制置使的奏章故意遲延日期，天子如何想得到。朝中有曉得的，都畏蔡京的勢，無人敢言。蔡京竟把收復嘉祥縣、南

旺營，斬王定六、郁保四的功勞，盡行冒了去。只將擒韓滔的功，歸於雲天彪等，僅奏請加了一級。官兵將弁，毫無獎勵。按下慢

表。

　　且說雲天彪在嘉祥，等候新任文武官弁到來，即將兵符印信錢糧倉庫城池地方都交代了，對楊騰蛟道：「足下忘生舍死，建此

奇功，蔡京竟置之不問，且連軍士兒郎們的犒賞，半點僅無，人人怨嗟。我也恐青雲山、猿臂寨兩處的盜賊，乘我不在景陽鎮，竊

發滋事，須得早回。這裡嘉祥縣、南旺營兩處，是梁山泊必爭之地。我看那兩個官員，都是蔡京之黨，那廝們害百姓有餘，御強盜

不足。你若仍歸南旺營，日後必受人謀害。南旺營的百姓也甚可憐，我已曉諭他們都遷移了，省得遭梁山蹂躪，只恐有根生土養的

一時遷移不得。足下只有一個人，如不見棄，何不同下官到景陽鎮去，日後圖個出身。下官得足下相助，多少幸甚。」楊騰蛟聽

罷，再拜流涕道：「小人蒙思相抬舉，願終身執鞭隨鐙。只是小人昨夜得了一個怪夢，夢見一個黑面虯髯的大將，手持青龍偃月

刀，好象關王駕前的周將軍模樣，對小人說道：『你有大難到，切戒不可飲酒，不可帶伴當，放心前去，臨時我來救你。』說罷驚

醒，滿屋異香，卻不知何故。」雲天彪想了想，也解不出。

　　正說話間，忽報蔡太師有令箭差官到。天彪接入，拆看了公文，知是要楊騰蛟「赴京授職，毋得觀望」等語。雲天彪也一時不

道是計，甚是歡喜，便繕了申覆文書，叫楊騰蛟收拾起，同了劉世讓起身。天彪吩咐楊騰蛟道：「足下一路保重。我想你所說之

夢，莫非應在此行。你就不可帶伴當，從此戒了酒。只是你有功無罪，又且與蔡京無仇，不成他來害你？但是此輩心胸亦不可測，

你到了東京，見風色不好，即便退步，到我處來。」騰蛟頓首拜謝道：「恩相放心，便是蔡京肯用小人，小人亦不願在他那裡，今

日只是令不可違。小人到京，不論有無一官半職，誓必辭了，仍來投托麾下，使肝膽塗地，也不推卻。」天彪大悅，又取三百兩銀

子送與騰蛟作盤費，又贈良馬一匹、寶刀一口。騰蛟都收了，拜辭了天彪，當時提了那柄金蘸開山斧，跨了那口寶刀，同劉世讓都

上了頭口，起身往東京去。

　　雲天彪公事都畢，仍帶了那五百名砍刀手，回景陽鎮去。眾官兵百姓都捨不得天彪，沿途大擺隊伍，扶老攜幼的相送，哭聲震

野。天彪在馬上也灑淚不止。那天彪所分一半大兵，得蔡京號令，只等山東制置使堵御兵到，都隨了本部將領回京去了。

　　卻說楊騰蛟同了劉世讓一同上路。正是五月初的天氣，�分炎熱，三人都赤了身體。那劉世讓見楊騰蛟身邊有三百兩銀子，又
不帶伴當，心中甚喜，一路與劉二商量，趨奉著他。那劉世讓本是個蔑片走狗的材料，甜言蜜語，無般不會。那楊騰蛟是個直爽

漢，只道他是好意，不防備他。世讓說道：「楊將軍，你此番到京，蔡太師一定重用，小可深望提摯。」騰蛟道：「你說那裡話！

你前日說你已是太師得意近身人，怎的還說要人提挈？」劉世讓道：「楊將軍，你今年貴庚？」楊騰蛟道：「小可三�七了。」劉
世讓道：「小可今年三�六。」便撮著嘴唇上兩片掩嘴須笑道：「楊將軍，如蒙不棄，小可與你結為盟弟兄，尊意何如？」騰蛟大
喜，道：「劉長官見愛，小可萬幸。只是小可不過一個鐵匠出身，怎好攀附？」劉世讓大笑道：「兄長休這般說，便是小弟也因鐵

器生涯上，際遇太師，得了本身勾當。」看官：凡是蔑片走狗的話，�句沒有半句作真。他見楊騰蛟說三�七歲，他便說三�六歲；
見楊騰蛟說鐵匠出身，他便說鐵器上際遇。那楊騰蛟是個直性男子，那裡理會得？當時心中大喜，暗想道：「我為人粗笨，又是初

次到東京，正沒個相識。此人雖是武藝平常，人卻乖覺。我到東京，即有人暗算，我也好同他商量。」

　　當晚投宿，楊騰蛟便教店小二預備香燭紙馬，買下福禮，邀了劉世讓，結拜證盟了，二人便兄弟稱呼。就在那院子中心葡萄架

下，散福飲胙。劉世讓道：「可惜兄長不肯吃酒，今日我二人結了異姓骨肉，兄長何妨吃幾杯？」楊騰蛟暗想夢寐之事，也不必�
分拘泥，胡亂吃幾杯打甚緊，便說道：「我不是不肯，委實吃下去便頭眩顱脹，心裡不自在。既賢弟這般說，我便吃幾杯。」當時

取個盞子放在面前，世讓先敬了一杯，便把酒壺交與劉二。那劉二慇懃伏侍，騰蛟再不識得他卻是真正弟兄。店小二進來說道：

「二位官人歡聚，何不叫個唱的粉頭來勸兩杯？」劉世讓道：「最妙，你去叫了來。」



　　不多時，店小二引著一個花娘進來，後面一個鴇兒跟著。劉二忙去掌上燈來。那花娘上前折花枝也似的道了兩個萬福，便上前

來把盞。那店小二自去了。劉世讓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宇？」那花娘道：「婢子小名阿喜。」楊騰蛟道：「你會跑解馬否？」阿喜

道：「婢子不是武妓。」世讓笑道：「哥哥老實人，到底不在行。凡是跑解馬的武技，他那打扮都是單叉褲，不係裙子，頭上穿心

抓角兒。」阿喜道：「近來武技好的絕少。有得一二個有名的，都是東京下來的。」騰蛟道：「原來如此。」阿喜問劉世讓道：

「二位大官人上姓？」世讓道：「那一位官人姓楊，我姓劉。你好一副喉音，請教一枝曲兒。」那鴇兒便遞過琵琶來。阿喜接過來

告個罪，便去世讓肩下坐了，把一隻腳擱在膝上，把琵琶放在腿上，挽起袖口，抱起琵琶來，輕輕挑撥，和准了弦索，忽然�個指
尖兒抓動，四弦冰裂，先空彈了一套溜板兒，頓開鶯喉，唱了一枝武林吳學士新制的《哀姊妹行．惜奴嬌》。唱道：

　　「夢繞青樓。歎蓮生火裡，絮落池頭。一任你嬌紅溫玉，誰竟逢杜牧風流。堪愁，薄命紅顏君知否？那裡個匹鴛鴦聯翡翠，下

場頭只落得花殘月缺盡人憔悴。」

　　唱畢，世讓喝采一番。阿喜笑道：「粗喉嚨獻丑。」騰蛟道：「你可有戰場上的曲兒麼？」阿喜道：「略有幾套。」騰蛟大

喜，道：「請教妙音。」便自己滿斟一杯，一飲而盡。阿官便又撥動琵琶，唱一枝《馬陵道》的《中呂．粉蝶兒》。唱道；

　　「打一輪皂蓋輕車，按天書把三軍擺設，誰識俺陣以長蛇。端的個角生風、旗掣電、弓彎秋月，喊一聲海沸山裂。殺得他眾兒

郎不能相借！」

　　那四條弦索錚錚的爆響，果然象金鼓戰鬥之聲。歡喜得楊騰蛟一疊連聲的喝采。阿喜便收過琵琶，執壺來二人前把盞。楊騰蛟

連吃了五七杯，忽然想道：「不要太高興了。」那劉世讓便把阿喜抱入懷裡，盡意的啰唣。楊騰蛟看不慣那惡模樣，把眼去看別

處。劉世讓見了，就把阿喜推開，道：「兄長再吃兩杯。」騰蛟道：「我吃不得了，賢弟寬用。明日是端陽佳節，我和你暢飲。」

世讓道：「這般說也罷，取飯來。」阿喜道：「婢子還有事去，不在此吃飯了。」世讓便去身邊摸出五兩一錠銀子，道：「這是楊

大官人的。」又摸出照樣一錠，道：「這是我的。你將了去。」阿喜收起，道個萬福謝了，同鴇兒出去。

　　楊騰蛟道：「怎的要賢弟壞鈔？」劉世讓道：「休這般說。小弟同哥哥知己弟兄，一切銀錢，你的就是我的，我的就是你的。

我無時向哥哥討用，小弟有時哥哥只管來取，計較什麼。」楊騰蛟道：「兄弟，休怪我說你，似你這般英年，正當要熬煉筋骨，將

來邊庭上一刀一槍，全仗身子做事。不爭這花色上滑了骨髓，不但吃人笑話，抑且自己吃虧。賢弟須要依愚兄的言語。」世讓笑

道：「遵教。我也不過逢場作戲。」

　　正說話間，只見那鴇兒、阿喜拿著燈燭，著地照進來。店小二也隨在後面。世讓道：「你們尋找什麼？」阿喜道：「一枝翡翠

玉搔頭，不知怎地脫落了。」楊騰蛟驚道：「方才還見你插在鬢邊。」劉世讓道：「我卻不留心。」劉二道：「你出去時還在你頭

上。」阿喜聽得這話，心裡越發驚惶，道：「外面都尋遍了不見，只道二位大官人與婢子作要，故意藏過了，故尋進來。」楊騰蛟

道：「誰與你這般惡耍！便是作耍，此刻也還了你。且不可心慌，要在總在。」那劉世讓便把椅子、板凳都拖過一邊，相幫亂尋亂

照。店小二、劉二芸田也似的地面上尋看。楊騰蛟也看了，不見。只見那鴇兒指著阿喜咬牙罵道：「糊塗屄裡挖出來的賤坯子，倒

你娘的屄運，心肝裡不知對付那裡！回去剝了你娘的屄皮使用！」那阿喜嚇得面如土色，立在那邊不住的抖。鴇兒上前一個耳光

子，打了個踉蹌，啼哭起來。楊騰蛟不過意，便問：「你那搔頭值多……」劉世讓連忙踢騰蛟的腳，連忙丟眼色，騰蛟不便再問。
鴇兒挽著袖口罵道：「你哭，你哭！」又要上前打。店小二架勸著，一陣兒都出去了。劉世讓對騰蛟道：「這是妓院裡的苦肉計，

兄長去睬他則甚。」劉二道：「此等老把戲，小人見得最多。」楊騰蛟半信不信，只聽得外面不知是拳頭、板子、巴掌一片價響，

鴇兒平頭的罵嚷，粉頭的啼哭討饒，眾人的勸解，攪做一片。楊騰蛟忍不過，立起身要出去看，吃劉世讓、劉二勸住了，好半歇方

得平靜。劉世讓道：「夜不淺了，請哥哥安歇了罷。」騰蛟道：「再乘涼片刻何妨。」二人又談說了些閒話，劉世讓便訴說家下�
分窘急，老母有病不能贍養。騰故道：「賢弟何不早說！」便去取了一百兩銀子送與世讓。世讓也不謙讓，逕直收了。三人歸寢，

當夜無話。

　　次日一早起身，正是那端陽佳節，一路上只見家家戶戶都插蒲劍艾旗。二人在馬上說說講講，正是五里單牌，�里雙牌，不覺
走了多路。二人忽然說到夜來阿喜歌唱之事，騰蛟道：「�五歲的女孩兒，實是虧他。那枚玉搔頭終不知怎的，賢弟聰明，所見諒
必不錯。」只見劉世讓笑著，懷裡取出一件東西與騰蛟看，道：「這廝們該晦氣！昨夜我們不但不出錢，反得了他的。」楊騰蛟一

看，認得是那枝翡翠玉搔頭，吃了一驚，問道：「怎的到你手裡，卻為何不還了他？」劉世讓笑道：「這廝自不小心，他坐在我懷

裡時，便脫在桌子腳邊。我見他去了，不查起，我便收拾了。妓院中白受人的錢財多哩，叨他這點惠，值什麼！」楊騰蛟聽罷，不

覺心中勃然大怒，那把無明火燒上了燄摩天，正要發作，忽然一個轉念道：「且慢！這廝既是這種人，枉是勸化不轉，同他論理亦

無益，不如剪除了他。這裡人煙稠密，不便下手，且敷演著他。」便笑道：「兄弟，你忒愛小，這搔頭能值幾錢。」世讓道：「看

不得，也值二�來兩銀子。」劉二道：「管他值多少，總是白來的。」楊騰蛟心內�分懊恨道：「不道我楊騰蛟這般瞎了眼睛，錯
認了一個賊，當做好人。我想這廝在蔡京手下，這般得勢，還要貪這小利，平日不知怎樣詐害百姓。如今若除了這賊，卻救多少

人！這裡人多，我想過了金銀寨，地廣人稀，今日還趕得到，明日就那里路上，砍了這廝，卻投別處去。蔡京抬舉，我要他則甚？

有理，有理！」思量定了，便對世讓道：「賢弟，我們今日趕緊走，到得金銀寨，明日好趁黃河早渡。」世讓應了，心中暗喜。當

晚果然到了金銀寨，投了客店。

　　原來那金銀寨是個僻靜所在，只得三五家小店。世讓私地裡對劉二說道：「這呆漢趕緊奔來此處，想是死期到了。我連日嫌人

多，不好下手，今到這裡，你把那蒙汗藥端正在手頭，今晚就用。正是閻王注定三更死，誰敢留人到五更。」劉二道：「此地雖是

小所在，到底有人，不如明日路上動手。」世讓道：「不過三五個人家，湊不到二三�人，誰敢攔擋我！況此去鄆城縣只得五�
里，投梁山最近。你只依我去安排。」商議定了，世讓來對騰蛟笑道：「我等賞端節，卻在夜裡。」騰蛟也大笑。

　　那店裡房屋甚窄，騰蛟獨自一人在西邊一間安了鋪，世讓同劉二在東邊那間安了鋪。世讓便將酒肴擺在自己房裡，掌上燈燭，

邀騰蛟過來暢飲。劉二已預備下兩角酒，把一角有藥的放在騰蛟面前。騰蛟也一心要殺劉世讓，更不轉變，想道：「這賊有些氣

力，不如就今夜灌醉他，就這裡砍了他，省多少手腳。」那劉二便把那有藥的酒與騰較滿斟一杯，又將那好酒斟在世讓面前。世讓

舉杯道：「哥哥請。」騰蛟便一飲而盡。不飲萬事全體，一飲了那杯酒，便覺得天旋地轉，渾身發麻，便道：「兄弟，我吃不得

了。這杯酒下去，好不自在，我要睡了。」世讓道：「哥哥如此量貴，且去睡睡。」騰較忙走入房內，倒在牀上。世讓輕輕對劉二

道：「藥發了。且慢動手，待他透了。」

　　那楊騰蛟在鋪上，說不出臟腑難過，心裡明白，身子動不得，想道：「不要是中了麻藥，這卻怎好？」心里正急，忽然紅光滿

眼，一陣異香撲鼻，心內頓覺清涼，安然無事。但覺得腹內異樣的攪疼，裡急難忍，便去窗外天井裡更衣。卻又好了，方立起身，

隔窗子只見劉世讓同劉二兩個，捏手捏腳的踅進房裡來，手裡都拿著利刀。世讓叫道：「哥哥好些否？」騰蛟隱在黑影裡不做聲，

只看那世讓、劉二笑道：「已著了道兒！」兩口刀一齊剁下，卻砍了個空。二人驚道：「眼見臥在牀上，卻怎的刀剁下去不見

了？」劉二道：「必是藥少，他醒得快，到後面去乘涼。我去看來！」世讓道：「我在此尋覓，你去誘他來。」二人一齊搶出房

去。騰蛟吃了一驚，叫聲慚愧，「多虧神天保佑，這廝倒來捋虎鬚！」當時大怒，便從窗子檻上輕輕的跨進房去，抽出那口雲天彪

贈的寶刀，奔出房來。正迎著劉世讓，騰蛟大喝道：「賊子焉敢害我！」世讓大驚，措手不及，急忙一閃，早被騰蛟砍著腰胯，倒

在地上。騰蛟搶進一腳，踏在胸脯上，罵道：「直娘賊，我與你無冤無仇……」世讓叫道：「不干我事，蔡太師的差遣。」騰蛟罵
道：「貪婪無厭的惡賊，正要除滅你，你卻先來撩我。教你識得我，吃我一刀！」說罷，肐察一刀，割下劉世讓的頭來。

　　那店小二同幾個火家，雖關了店門，還未睡，聽見後面熱鬧，都點著燈火來照看。只見楊騰較殺死一個人在血地上，身首兩

處，嚇得跌跌爬爬，都叫起撞天屈來。楊騰蛟提刀上前喝道：「哪個敢叫，叫的便與他一刀兩段！」眾人見他勇猛，俱不敢響，抖



做一堆。楊騰蛟道：「你等不要慌，還有一個不曾收拾。」便去店家手裡奪了燭台，翻身撲入後面園裡去。那劉二見騰蛟殺了世

讓，心碎膽落，不敢往前面來，逃轉園裡爬牆，身子方過得一半。吃騰蛟趕上，左手撇了燭台，拖定後腿，扯離了牆頭，往草地上

一摜，只聽得撲的一聲，跌得個發暈章第�二，動彈不得。騰蛟去一把揪了頭髮，曳到前面。
　　那幾個店家早都開門出去，喊叫鄰舍。叫得幾個攏來，卻都在店門外廝覷，不敢進內。騰較高叫道：「既有高鄰，同店家齊請

進來，有話說。我不是歹人，休得懼怕。」眾人聽了，方放進來。店小二道：「楊爺殺了人不打緊，只是苦了小店。」眾人道：

「壯士貴鄉何處？既做了事，與我們做主，不要就走了。」楊騰蛟左手揪著劉二，右手把刀指著眾人，說道：「眾位聽者：我楊騰

蛟頂天立地的好漢，再不連累平人，你們放心。且取繩索來，把這個活的捆了，聽我說。」楊騰蛟這席話上，有分教：銷聲匿跡，

武士權歸巖壑；辨奸折獄，文官顯出經綸。不知楊騰蛟說出什麼話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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